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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圆梦的平台

我与《河北法制报》的不解情缘

从 沽 源 县 城 出 发 ，驱 车 一
路向北，沿着忽高忽低的山路，
渐 渐 地 发 现 眼 前 的 山 峦 开 始 变
得 越 来 越 低 矮 。 疾 驶 的 车 轮
下 ，大 地 正 向 远 方 无 尽 头 地 伸
展 而 去 。 隔 窗 遥 望 ，山 野 中 茂
密 的 花 草 早 已 连 成 了 一 片 。 那
黄 澄 澄 的 油 菜 花 正 如 一 幅 宽 大
的 油 画 儿 铺 展 开 来 ，在 阳 光 的
映照下，发着金灿灿的光芒。

我 们 的 目 的 地 是 张 家 口 的
一 个 景 点 蒙 古 大 营 。 当 我 们 距
离 蒙 古 大 营 还 有 几 华 里 的 时
候 ，远 远 地 看 到 有 几 匹 骏 马 分
道 卷 起 一 路 尘 土 向 我 们 疾 驰 而
来 。 近 前 时 ，才 发 现 ，共 有 八
匹 ，上 面 分 别 坐 着 四 男 四 女 。
马到车前，下得马来，其中一领
头 人 向 我 们 拱 手 行 礼 ，几 句 言
语 后 ，复 又 跃 马 掉 头 沿 路 返 回 。 我 们 的 车
辆 紧 跟 在 八 匹 骏 马 后 ，立 时 被 埋 没 在 马 儿
踏起的尘土中。

蒙 古 大 营 已 到 近 前 。 只 见 大 营 的 门 楼
搭 建 得 十 分 高 大 雄 伟 ，凉 爽 的 草 原 风 正 吹
动 着 上 面 的 旗 帜 。 那 一 刻 ，我 们 恍 然 来 到
了古时的军营。

3 名 蒙 古 装 束 的 年 轻 女 子 恭 候 在 大 营
门前，其中一人手中捧着一只银碗，碗中倒
满 当 地 的 美 酒 。 当 我 来 到 近 前 时 ，那 名 女
子冲我唱起欢迎的歌来，歌声止后，便双手
举杯到我跟前。由于之前我已了解了这里
的礼仪，所以便不加思索，一饮而尽。

进 入 蒙 古 大 营 ，呈 现 在 眼 前 的 是 大 大
小 小 的 蒙 古 包 。 在 大 营 东 侧 的 凉 棚 下 ，拴
着 许 多 匹 骏 马 。 虽 然 我 是 在 农 村 长 大 ，见
过许多高头大马，但真正骑上去，还是第一
次 。 我 坐 到 马 背 上 后 ，却 感 到 是 那 样 的 不
踏实，几次险些跌下来，让我不得不放弃。

于 是 我 独 自 一 人 向 草 原 深 处 走 去 。 悠
悠 的 白 云 在 头 顶 上 飘 荡 ，清 爽 的 草 原 风 送
来花草的清香，一群群的羊儿在追逐，一匹
匹 的 马 儿 在 奔 跑 。 这 情 景 ，不 禁 让 我 想 起
了那首歌曲：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
马儿跑。这是一个多么祥和、安逸、舒适的
绿色世界，没有了铮铮铁蹄，没有了剑影刀
光，更没有了血肉厮杀、生灵涂炭。那成吉
思汗的弯弓，那金兵的勾弩，此刻早已朽烂
如土。历史，修复了这太多的伤痕，金色的
晨阳早已替代了血色的黄昏。而那殷红的
血污，也早已化作肥土，滋养着这绿色的希
望！

或 许 是 被《敖 包 相 会》那 首 歌 所 迷 恋 ，
到草原上来，情不自禁地会想去看看敖包。

在 草 原 上 一 块 较 开 阔 的 地 方 ，筑 着 一
个 高 台 ，高 台 上 有 一 个 外 围 用 较 大 石 块 砌
成的圆圈，里面放满碎小的石子，这就是所
说 的 敖 包 。 如 果 不 是 亲 眼 所 见 ，或 许 真 的
不会相信，敖包就这么简单。然而，就是这
么 一 个 简 单 的 场 所 ，却 生 出 了 许 多 动 人 的
爱 情 故 事 ，演 绎 出 了 一 曲 曲 的 悲 欢 离 合 。
站 在 敖 包 前 ，我 不 禁 庆 幸 万 分 ：敖 包 与 我 ，
只是好奇和欣赏，我与敖包，却并无任何关
联。

草 原 上 的 人 都 非 常 好 客 。 中 午 ，我 们
就餐是在蒙古大营的帐篷里。

桌 上 摆 满 了 奶 制 品 ，喝 的 也 是 奶 茶 。
吃惯了杂粮食品的我很不习惯用这些奶膻
味 的 东 西 。 同 来 的 朋 友 告 诉 我 ，把 炒 熟 的
小 米 放 进 奶 茶 里 就 好 喝 了 。 我 一 试 ，果 然
嘴里盈满香甜。

喝的酒是草原白，一杯又一杯，敬酒的
来了一个又一个，用的都是小银碗，不知多
少杯下去了，渐渐感到不胜酒力。这时，唱
歌敬酒的女子来了，她走到谁跟前，先唱一
曲，然后捧杯敬酒。当来到我跟前时，我真
的 不 能 喝 了 ，谁 知 ，她 又 唱 了 一 首 。 我 知
道 ，如 果 我 不 喝 ，她 会 一 直 唱 下 去 ，直 到 我
喝下为止。无奈，我起身端起酒杯，按照当
地 的 习 俗 ，用 右 手 大 拇 指 和 食 指 蘸 酒 杯 的
酒，先敬天，后敬地，再敬在座的朋友，这样
一来，我的一碗酒已经下去三分之二了，于
是 ，我 一 饮 而 尽 。 等 酒 宴 散 时 ，除 了 司 机
外，我们几近全军覆没。

回 来 的 路 上 ，我 们 车 里 的 人 谁 也 没 有
睡 意 。 酒 劲 加 上 一 天 的 放 松 、愉 悦 使 我 们
都很兴奋，我们就扯着嗓子拼命地喊唱：欧
里欧里欧，耶耶……

歌 声 到 处 ，一 只 只 山 鸡 、野 鸟 从 地 上 、
树上，扑棱棱、扑棱棱地直逃向远方……

个人简介
王 文 生 ，历 任 省 体 育 局 机 关 党

委副书记、宣教处副处长、《河北体
育报》总编，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、
副巡视员等职。现为河北省作家协
会会员、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、河北
省艺术摄影家学会会员。

值《河北法制报》创刊 40 周年之
际，叙叙我与报社的不解情缘，并献
上美好的祝愿。

我 与 该 报 的 情 缘 是 多 方 面 的 。
不单是我曾筹办过、并任过《河北体
育报》（后更名《体育之声》）总编，与

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同志们有“同行”的
情缘，也不单是我与《河北法制报》
的 几 任 总 编 或 是 同 学 或 是 朋 友 ，与
他们有“知己”的亲切感，更主要的
是 我 退 休 前 供 职 的 省 司 法 厅 曾 是

《河北法制报》的主管部门，即使该
报 归 省 委 政 法 委 管 辖 后 ，工 作 上 的
联 系 也 是 紧 密 的 ，相 互 支 持 也 是 多
方面的。特别是我在文学创作方面
的成果是与该报“文化”园地的长期
浇灌分不开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我在省体育局
负责宣传工作，1984 年初受命负责创
办《河北体育报》。当时，全省已有
四 家 省 级 专 业 报 纸 ，其 中 就 有 省 司

法厅创办的《河北法制报》。为尽快
启动《河北体育报》筹办工作，我首
先考察了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创办过程
和经验，主要考虑到，时任总编孙锐
是 我 的 学 兄 ，时 任 编 委 赵 永 成 是 我
大 学 的 同 班 同 学 ，他 们 和 盘 托 出 了
创办过程和做法。由于借鉴并吸收
了《河 北 法 制 报》等 兄 弟 报 社 的 经
验，《河北体育报》的创办工作走了
捷 径 ，从 开 始 制 定 创 办 方 案 到 河 北
体 育 报 社 正 式 成 立 并 出 版 首 期 报
纸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。1989 年，
我由兼管《河北体育报》工作改任专
职《河北体育报》总编，从此与兄弟
报社的交流机会更多了。

还 有 一 件 事 儿 ，令 我 记 忆 犹
新。1986 年秋季的一天，我向省会新
闻单位分送了一篇时效性比较强的
体育稿件，当时，石家庄地区《建设
日 报》的 李 文 雁 同 志 负 责 编 辑 文 体
方 面 的 稿 件 ，因 我 的 稿 件 中 有 句 话
表 达 不 清 ，需 要 核 对 。 那 个 年 代 我
家既没电话，更没手机，联系很不方
便 。 为 不 误 第 二 天 见 报 ，文 雁 同 志
顾不上吃晚饭，骑自行车找到我家，
与我核对并修改了那句话。文雁同
志 严 肃 认 真、一 丝 不 苟 的 工 作 作 风
给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。 因 工 作 需
要，1992 年，文雁同志调任《河北法
制报》副总编（后任总编）；1993 年我
调 任 省 司 法 厅 办 公 室 主 任 。 这 样 ，
我 俩 前 后 脚 进 了 一 个“ 门 ”（当 时 ，

《河北法制报》由省司法厅主办），由
原 来 的 朋 友 成 了 同 事 ，更 近 了 一
层。新闻讲究的是真实准确，《河北
法 制 报》在 长 期 的 办 报 实 践 中 始 终
秉 承 了 这 一 理 念 。 我 想 ，这 与 李 文
雁等“老报人”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无
关系。

根据法治建设的需要，1994 年，
《河北法制报》归省委政法委管辖，
与《经济卫士报》合并，更名为《河北
政 法 报》。 报 社 的 领 导 体 制 虽 然 变
了 ，但 报 社 一 时 找 不 到 新 的 办 公 地
点，此时，恰逢省司法厅成立法治宣
传 中 心 ，急 需 办 公 用 房 。 一 个 需 要
继续用房，一个急需解决用房，而司
法 厅 机 关 办 公 楼 房 间 是 有 限 的 ，怎
么 办 ？ 我 作 为 省 司 法 厅 的 代 表 ，邵
广荣同志（时任《河北政法报》总编）
作为报社的代表，我俩本着“互谅互
让，压缩双方办公用房，保障工作正
常运转”的原则，签署了文字协议，
妥善解决了双方办公用房问题。同

时，我还协调机关食堂，解决了河北
法制报社同志中午用餐问题。

支 持 是 相 互 的 ，配 合 也 是 密 切
的 。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职 能 的 特 点 是

“点多、面广”。所谓“点多”，是指职
能多，除监狱、戒毒外，还有普法、民
调、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、法律援助
等等；所谓“面广”，是指这些工作涉
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。而对有些
工作，部分群众、甚至少数领导不甚
了 解 ，这 就 要 求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加 大
自身宣传的力度。对此，《河北法制
报》给 予 了 大 力 支 持 。 后 经 省 司 法
厅 宣 传 处 与 河 北 法 制 报 社 磋 商 ，报
纸每周增设一期“司法行政专刊”，
这不但有效地扩大了司法行政工作
的 宣 传 阵 地 ，而 且 也 调 动 了 各 级 司
法行政机关工作的积极性。

在职期间，工作繁忙，无暇顾及
文 学 体 裁 的 创 作 ，我 在 媒 体 上 发 表
的 大 多 是 新 闻 报 道 类 文 章 。 退 休
后，我尝试创作散文、游记、古风诗
词 一 类 的 文 学 作 品 。 清 楚 地 记 得 ，
我 的 散 文 处 女 作《“ 梦 城 ”圆 梦》是
2008 年在《河北法制报》文化版发表
的 。 说 起 来 ，这 里 面 还 有 一 段 故 事
呢。1970 年，我们几位刚毕业的大学
生随省委（当时称“省革
委”）工作队到邯郸县黄
粱梦镇（俗称“梦城”）搞
农 村 工 作 试 点（我 们 大
学生主要任务是劳动锻
炼）。 工 作 队 住 在 农 民
家里，白天下地干活，晚
上 组 织 党 团 员 学 习 ，并
帮助当地解决了生产和
生 活 上 的 不 少 问 题 ，与
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友
谊 。 试 点 工 作 结 束 ，工
作 队 回 城 时 ，全 镇 农 民
自 发 结 队 欢 送 ，那 场 面
太动人了。毫不夸张地
说 ，黄 粱 梦 是 我 的 第 二
故 乡 ，是 我 工 作 起 步 的
地 方 。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，
我与黄粱梦农民朋友的
联 系 始 终 没 断 过 ，退 休
后 的 第 二 年（2008 年），
我曾专程赴黄粱梦看望
乡 亲 们 。 我 那 篇 散 文

《“梦城”圆梦》写的就是
回 乡 探 亲 圆 梦 的 事 儿 。
不 成 想 ，当 时 处 理 这 篇
稿子的法律生活部主任

王 玉 朝 就 是 黄 粱 梦 人 ，在 他 上 小 学
时 ，听 说 过 当 年 农 村 工 作 队 为 农 民
办 实 事 儿 的 故 事 ，看 到 我 那 篇 稿 子
后，感到很真实亲切，于是很快编发
了。从此，我俩结识，成了新“老乡”

“忘年交”。他鼓励我创作更多的文
学作品，《河北法制报》的文化版自然
成了我文学创作的园地，我的多篇散
文诗歌和多幅摄影作品在此发表。

在与《河北法制报》文化版长期
打 交 道 的 过 程 中 ，我 深 切 地 体 验 到
该版与读者、通讯员“交朋友”的办
报作风。文化版的责任编辑虽然换
了几任，但亲近基层、平易近人的作
风 没 有 丢 。 编 辑 为 通 讯 员 着 想 ，通
讯员为编辑解难，大家亲如一家，甚
至以兄弟姐妹相称。这种温馨的家
庭氛围，共同浇注出“文化”苑的灿
烂之花，使《河北法制报》文化版很
接地气，很受读者青睐！窥其一斑，
可知全貌。文化版平易近人的办报
作风不正体现了《河北法制报》秉承
党的“群众办报”路线吗？

真诚祝愿《河北法制报》越办越
好 ！ 在 深 化 依 法 治 国、实 现 中 华 民
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征 程 中 ，作 出 更 大 的
贡献！

本 人 一 直 自 认“ 心 笨 手 拙 ”，记
得七八岁时，一双小手伸出来，掌心
里都是硬茧，手掌外青筋缕缕，粗糙
不堪，那是放羊、割猪草、去庄稼地
里干农活落下的印记，总被小伙伴们
戏称为“老树皮”。小学三年级时，
我写了一篇小作文《我最愉快的一件
事》，竟然获评全县一等奖，县礼堂
里，教育局长给我颁发大奖状还有一
支英雄牌钢笔。这英雄钢笔兜里一
挂，仿佛自己真就是“英雄”了！也正
因 这 事 ，我 阴 差 阳 错 般 喜 欢 舞 文 弄
墨，做梦都在想着自己的文字能变成
报纸上的铅字。这个梦一直在做着，
一做就是几十年……

1993 年，我拿着会计专业的毕业
证来到栾城县公安交警大队，成为一
名执勤交警。但我这个会计的文字
梦却一直没有破灭。当时，偶然一个
机会到省交管局送材料，在领导桌上
看到了一份《经济卫士报》。《经济卫
士报》就是今天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前
身 ，由 省 公 安 厅 主 管 、省 交 管 局 主

办。这张报纸里都是交警的人和事，
我的文字梦再次被点燃。

1994 年 1 月 1 日，《经济卫士报》
和《河北法制报》合并，更名为《河北
政 法 报》。 我 每 周 去 教 导 员 办 公 室

“偷偷”将一周的报纸从头看到尾，
好的文章就抄下来，光笔记本得有七
八本。那几年我在市级报纸上零星
发过几篇稿件，对“登陆”《河北政法
报》这个省级刊物也是跃跃欲试。说
来也巧，2001 年，我的工作岗位调整
了，开始负责大队宣传科，宣传科订
阅了一份《河北法制报》，每天耳濡
目染，我心中的梦愈发强烈。终于有
一天，我鼓足了勇气，用八分钱一张
的邮票，将自己改了又改、两页纸、
800 字的“处女作”寄了出去。

仅 仅 过 了 三 天 ，署 着 我 名 字 的
《好交警半夜里为俺找回娘》一文刊
发 在 二 版 头 条 。 当 时 那 个 激 动 、兴
奋，简直无法用言语来描述。那天夜
里我和兄弟们按照“人数加一”原则
喝酒庆祝。酒醒之后，那个文字梦更
加执着了。

三 十 年 了 ，《河 北 法 制 报》既 可

以说是我的文字初恋，更可以算是我
的良师益友，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
中都给予我诸多帮助。我可以算是

《河 北 法 制 报》一 名 忠 诚 忠 实 的 读
者。因为我既见证了这张报纸几十
年改刊过程，也见证了从单纯的正报
到融“法案周刊”“公安周刊”等专刊
乃至河北法制网、微信微博等新平台
于一体的全媒体发展进程。

报社第一次开通讯员大会时，给
我 们 发 的 是《河 北 法 制 报》通 讯 员
证。后来，报社为了照顾我们这些老
通讯员们，给我们发了红底黄字的特
约记者证。我的身份也从读者变成
了作者……就这样，我和《河北法制
报》一起走过了三十年。风风雨雨，
我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报社各位
编 辑 老 师 的 特 别 关 照 和 悉 心 指 导 。
编辑和作者的那份情，那种笔中缘，
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，我也终于
有 缘 和 编 辑 们 成 了 最 要 好 的 朋 友 。
这是一种值得我永远铭记的缘分。

《河北法制报》即将迎来 40 岁生
日，真诚祝福《河北法制报》能在新
时代发展大浪潮中，革故鼎新，勇立
潮头。我也会一如既往支持她、呵护
她，永远、永远……

个人简介
郭俊岭，现供职于石家庄市公安

局交通管理局，一级警督。全国公安
文 联 会 员 ，河 北 公 安 文 联 作 家 专 业
委员会（协会）、河北省散文学会、河
北省诗词协会、石家庄市作家协会、
石家庄市诗词协会会员。

1998 年 9 月 ，我 有 幸 进 入 公 安
机 关 ，先 后 在 基 层 派 出 所 、县 公 安
局 政 治 处 专 门 从 事 宣 传 工 作 。 从
那时起，《河北法制报》就成了我工
作中的良师益友。

刚开始，我对公安工作很陌生，
不少专业术语都不懂。为了尽快适
应工作，进入角色，我如饥似渴地学
习、研究《河北法制报》，一个版面一

个版面地研究、琢磨，从中悟出“真
经”。对报纸用心用情用力地学研，
为我从事公安宣传工作打开了“一扇
窗”，点亮了“一盏灯”，开辟了“一片
天”。

20 多 年 来 ，我 先 后 在《河 北 法
制 报》的 人 生 、民 生 、法 案 、文 化 等
版 面 发 表 了 不 少 稿 件 ，得 到 了 报 社
编 辑 记 者 的 关 注 、支 持 与 帮 助 。 尤
其 在 人 生 版 发 表 了 不 少 人 物 通 讯 ，
为 弘 扬 基 层 优 秀 民 辅 警 的 为 民 情
怀 和 奉 献 担 当 的 良 好 形 象 ，激 发 干
事 创 业 激 情 起 到 了 巨 大 作 用 。 民
辅 警 们 也 都 把 报 纸 当“ 知 音 ”、当

“ 益 友 ”，每 当 报 纸 一 到 ，都 纷 纷 抢

着阅读。
在多年的写稿、投稿中，我和不

少记者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。给
我印象最深的记者是李胜男、张乔、
任俊颖、李永志等，她们有的为我的
稿 件“ 点 睛 ”，有 的 为 我 的 稿 件“ 把
脉”。令我记忆深刻的是，她们对稿
件的每个细节都细心核实，对每个标
题都精心制作，虽然和她们没有见过
面，但她们敬业、专业、精业的优秀
品质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对通讯员无
私的指导帮助，令人印象极深，铭记
于心。

祝 愿《河 北 法 制 报》越 办 越 好 ，
越办越精彩！

《河北法制报》为我开辟一片天
个人简介

张怀平，现在滦南县公安局从事
宣传工作。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图为作者曾发表的部分作品。

□ 王文生

□ 郭俊岭

□ 张怀平

从“一见钟情”到“一往情深”

从“通讯员证”到“特约记者证”

高尚云 摄
冰 瀑


